
 

论中国小说文体观念的古今演变

王 瑜 锦         谭     帆

摘    要    中国小说文体观念从古至今呈现出由一元到二分再到四分的发展过程。古人以笔记小说为小说之

正统文体，传奇、演义均被视为变体。至 20 世纪初，章回体小说地位渐著，形成笔记、章回二分的小说分

体模式，这一分体模式在不久之后即被打破。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传奇和话本二体从笔记和章回体中逐渐

分离，“笔记、传奇、话本、章回”这一分体模式遂流播渐广，至今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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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小说研究中，对小说文体的认知决定了如何去构建小说史，即怎样去认定小说的起源、历代的

流变、涵纳的作品、历史的分期等等。从古代到晚清民国再到现代，对于小说文体的认知一直在变动，古

人以笔记小说为小说文体之主流，传奇体和演义体通常被视为变体。晚清以降，新的小说文体观念被构

建，章回小说的地位不断上升，由此章回、笔记二分的分体模式在 20 世纪初被构建起来。然而，随着文学

观念的转变和小说文献的发掘，包含于笔记体中的传奇体和章回体下的话本体渐有独立之趋势，20 年代，

鲁迅先生等提出“笔记、传奇、话本、章回”四分的观点，“传奇”与“话本”开始独立成为一体。此

后，这一“四分”的小说分体模式为文学史家和小说史家所接受。回溯小说文体观念的发展进程，不难看

出小说文体经历了由一元到二分再到四分的过程，而清晰地认识这一流变过程实有助于我们构建更为完整

的小说文体史。

一、古人的小说文体观念

古人对文体颇为重视，明代徐师曾就曾指出“体裁”之重要性，其云：“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

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①虽然古代小说常被视为“小道”，然而这一观念并不影响古人对小说文体

的探究，古人常将“体”“体制”“体例”“体裁”等术语与“小说”“说部”等联系在一起，称之为

 “小说体”（“小说之体”）、“小说体例”“小说体裁”和“说部体”等等。

 “小说体”一词最早出现于宋代，刘辰翁在《班马异同评》卷三三“淳于髡隐语谏齐王”条下有评语

曰：“与烹阿封即墨同，此则小说之体。”②淳于髡事出《史记·滑稽列传》，“烹阿封即墨同”出自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刘氏认为这两件事的描写皆是“小说之体”，毫无疑问是针对其叙事内容而

 

①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第 77 页。

②刘辰翁：《班马异同评》，载孙晓编：《二十四史研究资料汇编 史记考证文献汇编》第 10 册，成都：巴蜀书社，2010 年，第 3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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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明清时期，“小说体”常与“史体”一起出现，前者所记为丛谈琐事，后者所记为朝廷大政。《四库

全书总目》（下文简称《总目》）“南唐近事”条下：“其体颇近小说，疑南唐亡后，文宝有志于国史，

搜采旧闻，排纂叙次。以朝廷大政入《江表志》，至大中祥符三年乃成。其余丛谈琐事，别为缉缀，先成

此编。一为史体，一为小说体也。”①记载“朝廷大政”的《江表志》和缉缀“丛谈琐事”的《南唐近

事》出于一人之手，却形成了不同的文体。另外，“小说体”一词常指含有神怪、谐谑内容的小说。如

 《总目》“曲洧旧闻”条下：“《通考》列之小说家。今考其书惟神怪谐谑数条不脱小说之体，其余则多

记当时祖宗盛德及诸名臣言行，而于王安石之变法，蔡京之绍述，分明角立之故，言之尤详。盖意在申明

北宋一代兴衰治乱之由，深于史事有补，实非小说家流也。”②《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朝故事》”

条下云：“上卷记君臣事迹、朝廷制度；下卷杂陈神怪，纯为小说体矣。”③“ 说部体”一词较早见于清

代。计东《说铃序》云：“说部之体，始于刘中垒之《说苑》、临川王之《世说》，至《说郛》所载，体

不一家。”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三“客座赘语”条下：“是书所记，皆南京故实及诸杂事，其

不涉南京者不载。盖亦《金陵琐事》之流，特不分门目，仍为说部体例耳。”⑤

古人还常以“体裁”“体例”“体格”诸词评价小说，多数情况下用来形容小说的成书体例。如明代

郭一鹗《玉堂丛语序》：“《玉堂丛语》一书，成于秣陵太史焦先生，先生蔚然为一代儒宗，其铨叙今

古，津梁后学，所著述传之通都巨邑者，盖凡几种。是书最晚出，体裁仍之《世说》，区分准之《类

林》，而中所取裁抽扬，宛然成馆阁诸君子一小史然。”⑥《 总目》“贺监纪略”条下：“征引古书，每

事必造一标题，尤类小说体例也。”⑦《 总目》“异林”条下：“此乃摘百家杂史中所载异事，分为四十

二目，颇为杂糅。如防风僬侥之类，世所习闻，不足称异，而他书稍僻者，仍不无挂漏。惟详注所出书

名，在明末说家中，体例差善耳。”⑧上述《总目》诸条大多指其形式之特征。黄丕烈《博物志序》：

 “予家有汲古阁影抄宋本《博物志》，末题云‘连江叶氏’，与今世所行本夐然不同。尝取而读之，乃知

茂先此书大略撮取载籍所为，故自来目录皆入之杂家。其体例之独创者，则随所撮取之书分别部居，不相

杂厕。”⑨此处“体例”指《博物志》之“随所撮取之书分别部居”的形式特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体”“体制”“体裁”“体格”诸词在与“小说”相连使用时均指笔记体

小说，可以说，这种指称笔记体小说为“小说体”的文体观念在古代是占据主流位置的。追溯“小说体”

的发展源流可以发现这一点，具体来说，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小说体”以“丛残小语”为外在形

式，以“小道可观”为内在价值属性。这两方面规定的“小说体”从汉代以降不断被阐释，尤其在目录学

著作中被不断确认，虽然内容时有变动，但其内在属性则一以贯之。东汉桓谭所云“若其小说家，合丛残

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与《汉志》异曲同工，“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

以作短书”是小说形式与内容之规定，“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则为价值之定性。⑩阮孝绪《七录》的

小说观念与汉代小说文体观一脉相承，所收以记言记事的“丛残小语”为主。⑪至唐代，《隋书·经籍

论中国小说文体观念的古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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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此处“小说”指的是笔记小说，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86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年，第 459−530 页。

⑧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 1230 页上栏。

⑨黄丕烈：《博物志序》，见张华著、范宁校正：《博物志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52 页。

⑩萧统：《文选》，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444 页。

⑪其书虽佚，但《广弘明集》收阮氏此书序言，据此序所言其“小说部”含“十种，十二秩，六十三卷”。任莉莉《七录辑证》辑得六种四

十四卷（见任莉莉：《七录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196−197 页。按：任莉莉误作四十五卷）。张莉、郝敬则通过考

证与推断将其补全，十种分别如下：《燕丹子》《青史子》《宋玉子》、郭颁《群英论》、裴启《语林》、孙盛《杂语》、郭澄之《郭

子》、刘孝标注《世说》、刘孝标《俗说》、殷芸《小说》（张莉，郝敬：《〈七录〉著录小说考》，《古籍研究》201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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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所反映的小说文体观念在总体上仍然承接着《汉志》以来的传统，如其“小说家”小序所言的“街说

巷语之说”，“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皆与《汉志》相

通，即一方面强调小说是出于街谈巷语，另一方面又强调其价值及功能。后晋刘昫的《旧唐书·经籍志》

亦是如此。①中唐刘知几《史通·杂述篇》认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

矣”，同时又将“偏记小说”分为十类，②别传、杂记两类的加入使小说的史学意蕴大大增加，但从总体

而言，刘氏仍本着《汉志》以来的传统小说观念。宋初编成的《崇文总目》和《新唐书·艺文志》一方面

在小说家收入了大量杂传类的图书，但是其范围仍在传统小说观念的界域之内，③在南宋三种私家书目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新唐志》的这一小说

观基本得到了贯彻。至明代，杨士奇在《文渊阁书目》卷八“子杂类”收入了多种笔记小说，“诗词类”

和“史杂类”出现了一些通俗小说，从整体来看子部下的小说仍以传统的笔记体为主。虽然明代中后期以

及清初的诸多私家目录中著录了通俗小说，但是其文体自始至终并未被正统文人所接受。至乾隆朝编纂

 《四库全书总目》时，通俗小说被摒除在外，“小说体”又一次得到了确认。可以说从汉代至晚清，“小

说体”为主流的观念不断得到官方和正统文人的维护。

相对而言，近代以来被高抬的传奇体小说在古人的小说文体观念中并无太高的地位。“传奇体”一词

最早出现于宋代，但最初并非指称小说文体。④宋以来，传奇通常被称为“传记”和“杂传记”，如《太

平广记》“杂传记”类收唐人传奇 13 篇，《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则将传奇归

入“史部传记类”。也有称之为“小说”的，如洪迈《容斋随笔》：“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

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⑤又云：“唐人小说，不可不读。小小情事，凄

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⑥也正是从宋代开始，“传奇体”以单篇流传、

完整叙述一人一事、情节之虚构、语言之绮丽等特征而始终与“小说体”保持距离。⑦元代虞集《道园学

古录》云：“盖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可用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

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玩。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

奇’。”⑧此处强调的都是“传奇”在情节上的虚构、内容上的“幽怪恍惚”以及词藻上的绚丽。明桃园

居士《唐人小说序》云：“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何也？盖诗多赋事，唐人

于歌律以兴以情，在有意无意之间。文多征实，唐人于小说摛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至纤若锦机，怪

同鬼斧，即李杜之跌宕、韩柳之尔雅，有时不得与孟东野、陆鲁望、沈亚之、段成式辈争奇竞爽，犹耆

卿、易安之于词，汉卿、东篱之于曲，所谓厥体当行，别成奇致，良有以也。”此处以“传奇”为一

 “体”，此体之“奇致”在于语言词藻的绮丽、情节的虚构与细致描绘。至清代，“传奇体”的体制特征

越来越明显。盛时彦《姑妄听之跋》谓纪昀尝曰：“《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

也。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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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般认为《旧唐志》是由其作者后晋刘昫根据唐毋煚的《古今书录》改编而来，而《古今书录》完成于开元年间，故《旧唐志》“小说

家”的小说观毋宁说是盛唐时人的小说观念。

②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253 页。

③如《崇文总目》小说类叙曰：“《书》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又曰‘询于刍荛’，是小说之不可废也。古者惧下情之壅于上闻，故

每岁孟春以木铎徇于路，采其风谣而观之。至于俚言巷语，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

注》，第 7 册，成都：巴蜀书社，2007 年，第 89 页）此段话可看作是《汉志》“小道可观”一语的再次重申。

④陈师道《后山诗话》云：“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铏所

著小说也。”（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310 页）此处“传奇体”之“传奇”二

字无疑指唐代裴铏的《传奇》，并无文体含义。“传奇体”的这一使用近似于“世说体”，均用书名来命名体，其义指某一本书的体例和

语言被后来者所模仿。如《郡斋读书志》“唐语林”条下：“右未详撰人，效世说体，分门记唐世事新增嗜好等七十门余，仍旧云。”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559 页）

⑤洪迈：《容斋随笔》卷 15，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194 页。

⑥《唐人说荟》例言引文，陈世熙辑：《唐人说荟》，宣统三年扫叶山房石印本。

⑦关于这一点亦可参见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之论述。

⑧虞集：《道园学古录》卷 38《写韵轩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07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544 页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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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

解也。”①纪昀又曾曰“文章各有体裁，亦各有宗旨，区分畛域，不容假借于其间”②，以此标准衡量，

则他所分的小说与传记亦各具严格之“畛域”。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用“传奇”一词来指称这一小说文

体时，往往含有一种鄙视的口吻。上引元虞集之口吻明显带有鄙视之气；而纪昀对“传奇”之鄙视最为彻

底，一方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摒弃“传奇”而回归“子部小说家”之纯粹；在具体评述时，凡运用

 “传奇”一词，纪昀也均带有贬斥之口气，如“小说家类存目一”著录《汉杂事秘辛》，提要谓：“其文

淫艳，亦类传奇。”③《 昨梦录》提要云：“至开封尹李伦被摄事，连篇累牍，殆如传奇，又唐人小说之

末流，益无取矣。”④细味纪昀用意，传奇之“淫艳”“冗沓”“有伤风教”是其被摒弃的重要因素，其

目的在于清理小说“可资考证”“简古雅瞻”“有益劝戒”之义例本色，从而捍卫“小说体”之正统。

对于古代非常流行的白话通俗小说，明以来一般也称之为“小说”，但更有自身独特的称谓−“演

义”。嘉靖元年，司礼监刊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产生了极大反响，后来仿效者甚众，可观道人《新列

国志叙》云：“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

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

并架。”⑤随着通俗小说的繁兴，当时文人在使用“演义”一词时已出现明确的辨体意识，而明人拈出

 “演义”一词实则为了通俗小说的文体独立，故在追溯通俗小说的文体渊源时，人们习惯地以“演义”一

词作界定，以区别于其他小说。⑥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

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

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

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

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

成巨观。”⑦绿天馆主人认为通俗小说即是宋人说话传布于民间所成，于此可清楚地看出宋之说话与明之

演义并无任何界限，宋之说话被作为演义小说的源头加以看待。从小说文体角度言之，宋之说话对后世通

俗小说文体之影响约在二端：“讲史”之于章回小说和“小说”之于话本小说，但在明清人的观念里，章

回小说与话本小说尚未有明确的文体区别，而均包含在了演义小说的范畴里。如天许斋《古今小说题辞》

云：“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分之一为初刻云。”⑧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亦

云：“至演义一家，幻易而真难，固不可相衡而论矣。即如《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

谬。……即空观主人者，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绪余以为传奇，又降而为

演义。”⑨而凌濛初亦将其《拍案惊奇》称为“演义”：“这本话文，出在《空缄记》，如今依传编成演

义一回，所以奉劝世人为善。”⑩在清代，这一观念仍较常见，观海道人《金瓶梅序》中“客”有如下之

语：“余尝闻人言，小说中之有演义，昉于五代、北宋，逮南宋、金、元而始盛，至本朝而极盛。”⑪发

端于宋代说话的“演义”明显地具有通俗性的特点，这一通俗性使其受到了社会的欢迎，然而就演义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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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纪昀：《纪晓岚文集》，第 1 册，第 149 页。

③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 1216 页上栏。又《总目》对传奇之评价详见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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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明清的生存境况观之，这种小说文体并未得到太多的承认，明清时期屡屡禁小说淫词的法令便是明

证。在古人的观念中，“演义”之价值也是有限的，虽然人们将“演义”视为“喻俗书”，但在总体上没

能真正提升白话通俗小说之地位，明胡应麟云：“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

下。”①又云：“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盖由胜国末村学究编魏、

吴、蜀演义，因传有羽守邳见执曹氏之文，撰为斯说，而俚儒潘氏又不考而赞其大节，遂致谈者纷纷。案

 《三国志》羽传及裴松之注，及《通鉴》《纲目》，并无其文，演义何所据哉？”②其鄙视之口吻清晰可

见。而清初刘廷玑的判定则更为斩钉截铁：“演义，小说之别名，非出正道，自当凛遵谕旨，永行禁

绝。”③胡、刘二氏对小说（包括文言白话）均非常熟悉，且深有研究，其言论当具代表性。④

综上所述，古人将“小说”与“体”联系时，这种“小说体”通常用来代指笔记小说，而这一发源最

早的小说文体也被看作是古代最正统的小说文体，相较之，传奇体与演义体均被视为变体。从宋至清，传

奇体单篇流传、完整叙述一人一事、情节之虚构、语言之绮丽等特征使它与“小说体”存在着显著差异，

目录学著作与相关总集视其为“传记”或“杂传记”，《总目》“小说家”更是剔除了传奇，这都显现出

在古人眼中传奇是作为“变体”而存在的。演义体作为文体指称成熟于明代，事实上明人所言之“演义

体”包含话本，他们在追溯演义小说的起源时通常将话本纳入，而这一文体与传奇一样也被视为

 “变体”。⑤

二、晚清民初的小说文体“二分”

19 世纪以来，笔记体为小说文体之正统的现象有所改变，章回体小说的生存状况慢慢得以改观，“小

说之体”常用于指代章回小说及其文体特性。这一现象较早可追溯至 19 世纪的传教士小说，⑥“ 为了让

中国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基督教信仰，部分传教士作者或译者特别针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

把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思想相参照，尝试寻找和突出其中的共通点”。⑦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共通点就是很多

传教士在写作时所采用的章回体式。西方汉学家伟烈亚力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834 年，其《基督教新

教传教士在华名录》一书介绍郭实腊《赎罪之道传》时谓：“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旨在采用叙事的方式来

解说福音至关重要的信条；改作以小说的形式撰写，共 21 章，有一篇序言和一份附录。”⑧在介绍郭氏

 《常活之道传》时亦谓：“这部作品同样也以中国小说的文体撰写，在作品中，作者以个人叙述的形式努

力向人们灌输基督教信条。”⑨此处所言的“小说形式”和“小说文体”便是指章回体小说，由此可以看

出在当时汉学家和传教士的认知中章回体小说完全可以代指小说。理雅各在其两部作品（1852 年的《约瑟

记略》和 1857 年的《亚伯拉罕纪略》所用同一序言）的序言中也有同样的认识：“兹由圣经采出，略仿小

说之体，编为小卷，莫非因我世人，每检圣经则厌其繁，一展卷即忽忽欲睡，惟于小说稗官则观之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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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之不释。故仿其体，欲人喜读，而获其益，亦劝世之婆心耳；实与小说大相悬绝也，读者幸勿视为小说

而忽之焉！”①这里的“小说之体”便是指章回体的形式特性。

除了传教士用汉文所著的小说用章回体外，本土译者也尝试用章回体翻译西方小说。1873 年《申报》

主办的文艺刊物《瀛寰琐记》连载了由“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这一小说也被称为

 “第一部汉译小说”②。为了适应报刊连载和大众欣赏的方便，译者对全文分节并采用了章回体，每次刊

载两节，在每节的结尾处也即故事发展的紧要关头，译者通常采用“要知后事如何，下回详谈”的用语。

章回体已成为当时小说创作者常用的文体。而时人论小说也经常以“小说之体”代指章回体。平步青《霞

外攟屑》卷九《小栖霞说稗》“一军中有五带”条：“《残唐五代传》，小说与史合者十之一二，余皆杜

撰装点，小说体例如是，不足异也。”③1882 年《申报》刊载《野叟曝言》广告云：“《野叟曝言》一

书，体虽小说，文极瑰奇……”此后《申报》刊载的诸多兜售小说的广告中都有这种表达。④1897 年康有

为《日本书目志》云：“吾问上海点石者曰：‘何书宜售也？’曰：‘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

说。’宋开此体，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⑤从 20 世纪初开始，小说家在创作或翻译小说

的时候已经对章回体有明确的认识，他们通常会在序、楔子或文中直言自己所作为“小说体”。如 1903 年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回：“想定了主意，就将这册子的记载，改做了小说体裁，剖作若干

回，加了些评语，写一封信，另将册子封好，写着‘寄日本横滨市山下町六十番新小说社’。”⑥1904 年

陈天华《狮子吼》：“醒来原来是南柯一梦。急向身边去摸，那书依然尚在。仔细读了几遍，觉得有些味

道。趁着闲时，便把此书用白话演出，中间情节，只字不敢妄参。原书是篇中分章，章中分节，全是正史

体裁。今既改为演义，便变做章回体，以符小说定制。因原书封面上画的是狮子，所以取名《狮子

吼》。”⑦1905 年《新小说》：“上海有著为《官场现形记》者。以小说之体裁，写官场之鬼蜮。”⑧同

年血泪余生在其《花神梦》楔子中说道：“在下百无一长，从小只好看几部小说，这回辜负不得隐空的美

意，便将这本书编成了一部小说体裁，叫做《花神梦》刻出来。”⑨1905 年周树奎撰《新译神女再世奇

缘》自序：“此篇以小说为体，而掩有众长。盖实兼探险游记、理想、科学、地理、诸门，而组织一气者

也。”⑩上述所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狮子吼》《官场现形记》《花神梦》等书均为章回体小说，

然而著者均以“小说体”称之。

由于章回体小说地位的提升，以及与笔记体小说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晚清民国学人逐渐尝试章回、

笔记“二分”的分体模式。高尚缙《万国演义序》：“自隋以来史志，以小说家列于子部，其为体也，或

纵或横，寓言十九，可以资谈噱，不可为典要。然以隋、唐志所载仅数十部，宋《中兴志》乃至二百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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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组织即欧美自号文明，其程度亦相去尚远。试展读之，真不殊置身极乐世界也。

⑤康有为：《日本书目志》，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 1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9 页。

⑥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8 年，第 4 页。

⑦过庭（陈天华）：《狮子吼》，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 年，第 36 页。

⑧则狷：《新笑史》“堂上亲供”条，《新小说》第 2 年第 8 号。

⑨血泪余生：《花神梦》，《绣像小说》第 56 期。

⑩周树奎：《新译神女再世奇缘》，《新小说》第 2 年第 10 号。

131



二家，千九百余卷。不知古之闻人，何乐辍其高文典册，而以翰墨为游戏也？其至于今，则《广记》

 《稗海》之属，庋之高阁，而偏嗜所谓章回小说，凡数十百种，种各数十百卷。其诲淫诲盗及怪及戏，卑

卑无足论已，或依傍正史，撰为演义，亦且点缀不根之谈，崇饰过情之誉，既误来学，又以自秽其书。”①

此处即以“《广记》《稗海》之属”和“章回小说”相对。至 1912 年，管达如《说小说》一文按体制将小

说分为“笔记”与“章回”二体，其文如下：

　　一、笔记体　此体之特质，在于据事直书，各事自为起讫。有一书仅述一事者，亦有合数十数百事而成

一书者，多寡初无一定也。此体之所长，在其文字甚自由，不必构思组织，搜集多数之材料。意有所得，纵

笔疾书，即可成篇，合刻单行，均无不可。虽其趣味之浓深，不及章回体，然在著作上，实有无限之便

利也。

　　一、章回体　此体之所以异于笔记体者，以其篇幅甚长，书中所叙之事实极多，亦极复杂，而均须首尾

联贯，合成一事，故其著作之难，实倍蓰于笔记体。然其趣味之浓深，感人之力之伟大，亦倍蓰之而未有已

焉。盖小说之所以感人者在详，必于纤悉细故，描绘靡遗，然后能使其所叙之事，跃然纸上，而读者且身入

其中而与之俱化。而描写之能否入微，则与其所用之体制，重有关系焉。此章回体之小说，所以在小说界中

占主要之位置也。凡用白话及弹词体之小说，多属此种。即传奇，实亦属此种。②

管氏简要概括了两种文体各自的体制特性，同时从体制的角度出发对两种文体的优缺点给出了自己的看

法，两相对比无疑管氏对章回体小说更加青睐。仔细考察当时学人之论述，可发现笔记体与章回体小说的

 “二分”与晚清民国时期的文体思想与文化观念紧密相连。细言之，笔记、章回二分的分体模式实际受到

了当时篇幅二分、语体二分、中西二分、古今二分的影响。

首先，这种分体方式与晚清民国以来盛行的篇幅二分是相契合的，即长篇小说与章回体小说相对应，

短篇小说与笔记体小说相对应。吴曰法《小说家言》曰：“小说之体派，衍自三言，而小说之体裁，则尤

有别。短篇之小说，取法于《史记》之列传；长篇之小说，取法于《通鉴》之编年。短篇之体，断章取

义，则所谓笔记是也；长篇之体，探原竟委，则所谓演义是也。”③吴氏直接称笔记为短篇之体，而演义

为长篇之体，由于明清时人所说的演义多指通俗小说，所以此处的演义大体可视为章回小说。1929 年刘麟

生在《中国文学 ABC》中云：“在中国小说史中，宋代是一个大关键。换一句话说，是由文言到白话，由

笔记小说（短篇小说）到章回小说（长篇小说）的过渡时代。”④刘氏将笔记小说等同于短篇小说，将章

回小说等同于长篇小说。陈彬龢《中国文学论略》：“又有长篇短篇之别，笔记章回之异。唐以前多文

言、短篇；其后则尚长篇。《西游记》八十一难，实即八十一短篇小说耳。笔记以短篇自具首尾；章回则

订定回目，分章为书，实长篇中最善之体裁，沿袭至今，有未可废者。”⑤此处认为“笔记以短篇自具首

尾”，而章回是“长篇中最善之体裁”，篇幅的长短之分成了笔记章回二分的内在区别。

其次，笔记、章回的二分也与语体二分相一致。晚清以来划分小说多用文言和白话（俗语），而章回

体小说很多采用白话，笔记体小说一般用文言写就，语体的二分强化了文体的二分。关于这一区别，管达

如就曾指出，其曰：“（白话派小说）此派多用章回体，犹之文言派多用笔记体也。用此种文字之小说，

于中国社会上势力最大。中国普通社会，所以人人脑筋中有一种小说思想者，皆此种小说为之也。”⑥毫

无疑问强调的是“文言−笔记”与“白话−章回”相对应的关系。胡怀琛《短篇小说概说》谓：“演义是

小说里的一种，也有些人，以为演义便是小说，小说便是演义。再有一种人，以为白话是演义，文言是笔

记。”⑦“ 白话是演义，文言是笔记”成为了当时一些人的普遍看法。而吻云 1931 年在《中国小说的系

统》一文中也认为：“中国小说的系统，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是文言的记传式小说；一是白话的章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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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①在解释时，他认为前者“可称为古代的短篇小说”，具体来说就是汉魏六朝以来的笔记小说和

唐代的传奇，而后者则是以白话为主的章回体小说，吻云所言的“两个系统”无疑是以“语体+文体”来

划分的，语体的划分不断地强化了文体的区别。

再次，20 世纪以来中西二分的小说观念也在强化着文体二分的模式。20 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小说界

革命”，以小说为改良社会之武器，而后兴起了翻译西方小说的高潮，与此同时，西方的小说观念渐渐传

入中国，持这一“虚构之叙事散文”的小说定义去衡量，无疑章回体小说更为贴近。1924 年杨鸿烈在《什

么是小说》一文中认为“中国旧时代”对于小说的定义是“凡是用典雅的骈文或散文来记录碎杂的可惊可

愕的事情的，就是小说”，而新时代下的小说是“是意味深长的事情之叙述。这个定义在形式方面是确定

小说必须是叙述体的”，前者“断不能做一般小说的定义”，要以后者来衡量一部作品是否为小说。②也

即旧时代之小说略近于笔记体，新时代之小说近于章回体。1934 年刘麟生编著《中国文学概论》也明确认

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在讨论小说的体裁之先，必须先明了中国旧时小说的涵义，与西洋的涵义不同。譬

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周密的《武林旧事》，所记的或为名人隽语，或为风俗闲谈，我们都叫他做笔

记小说，但是上面的记载完全没有小说上所谓布局的方法（plot），怎么可以叫做小说？这因为小说是一切

非正式的简短的记载，并不必一定是故事或神话，方才可以叫做小说，这是中国旧观念与西洋小说的涵义

根本不同的地方。（西洋的笔记不得谓之小说）”③刘氏此处便认识到了古代的笔记小说完全没有西方小

说的“布局的方法”，而唯一贴近西方小说内涵的只有明清的章回体小说了，这种中西小说观念的“不

合”在部分程度上加剧了小说文体的二分。

最后，“古今”二分的观念也在强化着文体二分的态势。蒋瑞藻《小说考证》序曰：“蒋瑞藻曰，小

说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汉艺文志》）由来甚古，然体例不与今同。

今之小说，非古之所谓小说也。今之小说，其殆出于宋天圣嘉祐间乎。”④蒋氏明确区分了“古之所谓小

说”与“今之小说”的体例是不同的，而“今之小说”毫无疑问是指章回体小说，而前者则指发端于《汉

书·艺文志》的笔记小说，这种古今二分的观念之下隐藏着的也是笔记、章回二分的分体模式。

 “二分”的小说文体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其中也自然蕴藏着多种可能性，从 20 年代兴起的“四分

法”正是脱胎于“二分”。如俞平伯所言：“其实（小说）大别只有两项，一笔记体之文言小说，二话本

体之白话小说。此两端渐渐演进，逐渐脱离其本来幼稚面目而几蜕化为真的小说，其一为传奇文，其二为

较高等之白话小说。此即为二千年来演化之最后成绩。”⑤

三、从“二分”到“四分”：传奇体与话本体的确立

除了笔记、章回的二分模式之外，当时还存在着其他分体方式及其思想观念，其中三个现象尤为值得

注意。

首先是杂糅小说、戏曲和弹词为一体的小说文体观念。1902 年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

说〉》将其办报内容分为 15 种，涉及古代小说文体的有第 3 种、第 11 种和第 12 种，分别为历史小说、

札记体小说和传奇体小说，其中“传奇体”即指明清以来的戏曲文体。1904 年俞佩兰《女狱花叙》云：

 “中国旧时之小说，有章回体，有传奇体，有弹词体，有志传体，朋兴焱起，云蔚霞蒸，可谓盛矣。”⑥

而所谓“传奇体”也指戏曲。1907 年，王钟麒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更提出了中国小说的所谓四种

论中国小说文体观念的古今演变

 

①吻云：《中国小说的系统》，《红叶月刊》1931 年第 1 期。1932 年许啸天在《中国文学史解题》中也有类似说法：“不妨将中国全部小说

的统系说一说，中国小说的统系可以分为两个段落说：一是文言的纪传式小说；而是白话的章回体小说。”许啸天：《中国文学史解

题》，上海：群学书社，1932 年，第 367 页。

②杨鸿烈：《什么是小说》，《京报副刊》，1924 年，第 15、16 期。

③刘麟生：《中国文学概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 年，第 67 页。

④蒋瑞藻：《小说考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第 1 页。

⑤俞平伯：《谈中国小说》，《燕大月刊》第 1 卷第 3 期。

⑥俞佩兰：《女狱花叙》，见黄霖、韩同文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修订本）下册，第 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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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式：

　　吾以为欲振兴吾国小说，不可不先知吾国小说之历史。自黄帝藏书小酉之山，是为小说之起点。此后数

千年，作者代兴，其体亦屡变。晰而言之，则记事之体盛于唐。记事体者，为史家之支流，其源出于《穆天

子传》《汉武帝内传》《张皇后外传》等书，至唐而后大盛。杂记之体兴于宋。宋人所著杂记小说，予生也

晚，所及见者，已不下二百余种，其言皆错杂无伦序，其源出于《青史子》。于古有作者，则有若《十洲

记》《拾遗记》《洞冥记》及晋之《搜神记》，皆宋人之滥觞也。戏剧之体昌于元。诗之宫谱失而后有词，

词不能尽作者之意而后有曲。元人以戏曲名者，若马致远，若贾仲明，若王实甫，若高则诚，皆江湖不得志

之士，恫心于种族之祸，既无所发抒，乃不得不托浮靡之文以自见。后世诵其言，未尝不悲其志也。章回弹

词之体行于明、清。章回体以施耐庵之《水浒传》为先声，弹词体以杨升庵之《廿一史弹词》为最古；数百

年来，厥体大盛，以《红楼梦》《天雨花》二书为代表。其余作者，无虑数百家，亦颇有名著云。①

王氏以记事体、杂记体、戏剧体、章回弹词体来分我国小说，其中记事体多含杂传，唐代传奇小说包含在

此体中；杂记体类似于今所言笔记小说。1909 年报癖（陶佑曾）《中国小说之优点》：“盖吾国小说，发

生最早，体裁亦素称繁赜。有章回，有传奇，有弹词，有短篇，有札记。”②此处传奇亦指戏曲。1921 年

胡惠生在《小说丛谈》中按体裁将小说分为“笔记体”“演义体”“传奇体”“弹词体”四体，而将唐传

奇纳入笔记体中，其言：“此类小说，在宋以前，实可代表小说之全体。凡所称小说均指此类小说而言，

有一篇专叙一事者，如《南柯记》《长恨歌传》等是也；有十数篇或数十篇共一总目者，如《博异记》

 《述异记》是也。”③无疑其所言“一篇专叙一事者”为唐传奇，而其划分的传奇体则指元明以来之戏

曲，演义体和弹词体并无歧义。胡怀琛则对小说作如下分体：“一曰记载体，即今人普通所谓笔记小说是

也。大抵宋以前之小说只此一体。二曰演义体，即今人普通所谓章回小说是也。始于宋人。三曰诗歌体，

即传奇、弹词等类是也。”④徐敬修《说部常识》采用和胡怀琛一样的分体方式，只不过将胡氏所言的

 “演义体”变为“章回体”。⑤1926 年，沈天葆《文学概论》依文体也将古代小说分为“记载体”“章回

体”和“诗歌体”⑥。1927 年范烟桥《中国小说史》分小说为五种：“其后时代变迁，作者因环境之不

同，小说之体裁屡变，不一变所得而概说者：杂记小说始于汉−散文、演义小说始于宋−白话、传奇

小说始于元−韵文、弹词小说始于明−韵文、翻译小说始于清−散文与白话。”⑦此处分体除去

翻译小说，仍为这四种体裁。关于传奇和弹词，别士早在 1903 年就提出“曲本、弹词之类与小说之渊源甚异”的观

点⑧，张静庐在《中国小说史大纲》也认为前者“实在是曲的一种”⑨，后者“似小说而又近传奇的变

态。”⑩故明清传奇并不应该被视为小说，弹词则部分含有小说的特性。但这些观点似乎并未产生多大影

响。将小说、戏曲和弹词杂糅在一起的小说分体现象植根于当时小说观念的混沌不清，也源于这些文体的

地位低下，它们与“小说”一样同属不登大雅之堂、无关政教的“小道”。因此，随着小说观念的进一步

明确，30 年代以后，这一分类方式和现象就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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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上海：大东书局，1925 年，第 8−9 页。

⑥沈天葆：《文学概论》，上海：新文化书社，1935 年，第 92−93 页。

⑦范烟桥：《中国小说史》，苏州：苏州秋叶社，1927 年，第 3 页。

⑧别士：《小说原理》，《绣像小说》1903 年第 3 期。

⑨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 年，第 53 页。

⑩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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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传奇体”从笔记小说中析出，成为独立的小说文体，其文体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较

早关注传奇体小说的是别士的《小说原理》，他强调了唐人小说“始就一人一事，纡徐委备，详其始末”

的特色，以区别于笔记小说。① 1918 年，蔡元培评论清代三部小说时云：“《石头记》为全用白话之章回

体，评本至多而无待于注；《聊斋志异》仿唐代短篇小说，刻意求工，其所征引，间为普通人所不解，故

早有注本；《阅微草堂笔记》则用随笔体，信手拈来，颇有老妪都解之概，故自昔无作注者。”②蔡氏此

处大有以三部小说分三体之意，三体分别是白话章回体、仿唐小说之聊斋体和随笔体。可见除笔记章回二

体之外，蔡氏对“唐代短篇小说”为一体的体认也在加深。20 年代以后，在盐谷温、鲁迅、郑振铎等人的

论述中，唐代传奇体在小说史的地位渐渐清晰。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小说部分最早由

郭绍虞在 1921 年编译出版，命名为《中国小说史略》，盐谷温以先秦的神话传说为小说之起源，又以时间

顺序述及两汉六朝小说、唐代小说和宋代以降的诨词小说，在论及唐代小说时③，盐谷氏将其划分为三

类，即别传、异闻琐语与杂事，别传是“关于一人一事之逸事奇闻”，即，异闻琐语为“架空之怪谈异

说”，“杂事”为那些“史外余谈，虚实相半”，可以“补实录之缺”。盐谷温认为上述三类中，“第三

类不足为小说，第二类稍有小说的材料，唐代小说之精华，全在第一类−别传即传奇小说”，并将传奇

小说划分为别传、剑侠、艳情、神怪四类。④盐谷氏较早认识到传奇体的艺术特性，并自觉将其划为一

体。综观盐谷氏小说分体观点，唐前笔记小说、唐代传奇小说、宋以来诨词小说三体的分体模式较为明

显。1923 年叶楚伧《中国小说谈》同样划小说为三体，分别是笔记、章回、别传。认为“别传或者可说是

笔记小说的别派，所差不过别传是整个的写，不是别传可分写作几起罢了”，又将别传分为三种“真人假

事、真人真事和假人假事”。⑤从 1923 年到 1924 年，鲁迅出版了自己在北京高校讲课时的讲义，命名为

 《中国小说史略》，第八至十一篇用很大篇幅介绍了唐宋的传奇文，他把传奇文与六朝之鬼神志怪书鲜明

地区别开来，其言：“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

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鲁迅以唐传奇为一体的意图在

之后所选的《唐宋传奇集》一书中也得到了体现，此书与之前所编的《古小说钩沉》分别可视为传奇体与

志怪体的作品选集，在鲁迅这里，传奇体显然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小说文体。⑥郑振铎则认为日人所编中国

短篇小说遗漏了好的作品，无趣味价值，提出中国的短篇小说分为两派：“一派是‘传奇派’，即唐人所

作的传奇以及后人的模拟作品；一派是‘平话派’，即宋人所作的白话体的小说及明清人的仿作，日人显

然忽视了后一派。”⑦此后郑振铎决心自己编一部短篇小说集，认为：“自唐以后我们中国的短篇小说可

分为两大系：第一系是‘传奇系’，第二系是‘平话系’。”⑧隔年，郑氏所编的《中国短篇小说集》第

一集出版，其中收录的正是“传奇系”的作品。1925 年，史学家张尔田在《史传文研究法》中区分了史之

叙事与小说之叙事的区别，其中提到小说的文体划分，曰：“何谓不用小说传记也。考小说传记，其体不

一。有杂记体，如干宝《搜神记》、徐铉《稽神录》、洪迈《夷坚志》之类是也。有传奇体，如

 《虬髯客传》《李娃传》《霍小玉传》之类是也。有平话体，如《宣和遗事》《五代史平话》《唐三藏取

论中国小说文体观念的古今演变

 

①别士：《小说原理》，《绣像小说》1903 年第 3 期。

②蔡元培：《详注〈阅微草堂笔记〉序》，见纪昀撰，陆钟渭注：《详注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会文堂书局，1918 年。

③盐谷温曰：“小说与一般文章之发达都至唐代而达于绚烂之域，在唐代以前之小说，非神仙谈则宫闱之情话，都不过短篇的逸话奇闻，唐

代小说虽有短篇而均为关于一人一事者，加之当时作者如元稹、陈鸿、杨巨源、白行简、段成式、韩偓之流，多为才子，其间出自假借者

固或不免。而下第不达之秀才，借仙侠艳情以吐其无聊不平之感慨，事皆新奇，情主凄婉，文则典丽而饶风韵，故有一唱三叹之妙。”见

盐谷温：《中国小说史略》，郭希汾译，上海：新文化书社，1934 年，第 46 页。

④上述关于唐传奇的论述参看盐谷温：《中国小说史略》，第 47−49 页。

⑤本文为作者在上海暑期讲习会的讲演。参叶楚伧：《中国小说谈》，《民国日报·觉悟》第 7 卷第 24 期。

⑥《唐宋传奇集》的出版在 1927 年，关于其编订和成书之过程可参见顾农《关于〈唐宋传奇集〉手稿》一文，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 年

第 4 期。1929 年汪辟疆编成《唐人小说》一书，与周氏所编之书相比，《唐人小说》突破了《唐宋传奇集》将唐小说限定于单篇小说的局

限，下卷收录了 7 部传奇集中的作品 38 篇。

⑦郑振铎：《评日本人编的支那短篇小说》，《鉴赏周刊》1925 年第 1 期。

⑧郑振铎：《中国短篇小说集》第 1 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年，序第 6 页。郑氏此编较之鲁迅《唐宋传奇集》还早，作为专选唐传奇

的作品选，它无疑起着开创的作用。后来鲁迅与汪辟疆之选都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随着唐传奇文体观念的确立，其作品的疆界也逐步得

到廓清，由此唐传奇文体在小说史上的地位真正确立。

135



经诗话》之类是也。虽流别不同，然大较不出二途，或实有其事而为文人粉饰，或本无其事而为才士依托

者。”①这里的“传奇体”显然已就唐代小说而言。刘永济《说部流别》分古代小说为“两汉六朝杂记小

说”“唐代短篇小说”与“宋元以来章回小说”，②其中唐代短篇小说部分讨论的就是传奇体，可以说刘

氏以笔记、传奇、章回三分的观点较为明显。至此，传奇体作为小说之一体基本成为共识，此后的小说史

和文学史著作在构建小说史脉络时基本都单设传奇一体。

其三，相较于传奇体，“话本体”独立的过程则与宋代小说文献的发掘密切相关。《宣和遗事》《五

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京本通俗小说》以及敦煌文献中《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小说》等作

品的发现使得话本小说渐渐得到了重视。1915 年王国维在《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中提到了“话本”

一词，曰：“又考陶南村《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实金人之作，中有《唐三藏》一本。《录鬼簿》载元

吴昌龄杂剧有《唐三藏西天取经》其书至国初尚存。……今金人院本、元人杂剧皆佚；而南宋人所撰话本

尚存，岂非人间希有之秘笈乎？”③同年他出版了《宋元戏曲史》，在第三章“宋之小说杂戏”中，初步

对宋人小说的风格和家数予以了廓清，王氏首先认为六朝和唐之小说与宋人小说不同之处乃前者为“著述

上之事”，后者“以讲演为事”④，从本质上区分了宋之小说的内涵。王氏又辨析了宋人说话的家数问

题，最后得出“今日所传之《五代平话》，实演史之遗；《宣和遗事》，殆小说之遗也”的论断，实际上

区分了讲史话本与小说话本的差异。这一年，缪荃孙影印了被其称为“元人写本”的《京本通俗小说》，

对后来者影响甚大，1923 年，鲁迅在《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一文中就以《京本通俗小说》为宋民

间小说之话本，并把“三言二拍”等作品视为明人的拟作，初步提出了“话本”与“拟话本”的概念。稍

后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综合了多种之前发现的新小说文献，赋予其明确的文体内涵：“‘说话’

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⑤这“话本”实际

上指说话诸家之底本，这些作品有着浓厚的民间色彩，与明清文人所创作之长篇章回小说存在着显著不

同，宋人之话本作为一种与章回小说不同的文体出现在了小说史中。1926 年曹聚仁《平民文学概论》一书

小说部分基本继承了鲁迅的看法，以《大宋宣和遗事》《京本通俗小说》《五代史平话》等为宋人平话，

区分于明清“纯文学的小说”。⑥1928 年胡适在《宋人话本八种序》中分析了《京本通俗小说》中的八种

作品，认为其乃南宋时人说话人的底本，并认为南宋时说话人有四大派，各有其话本。⑦1931 年郑振铎

 《宋人话本》云：“诗话、词话、平话为了方便也可以总称‘话本’，话本的一体在宋代是盛行于民间

的。那时的话本不仅单本刊行，且复演之于口，大约总是口说在先，然后为了喜爱者的众多，印刷术的便

利，复将所口说的笔之为书。以其本为‘说书人’的本子，故虽有‘诗话’、‘词话’‘平话’之分而总

离不了‘话’字；又其体裁也因了此故而具着充分的演说宣讲的气氛，其口吻也总离不了‘说话人’对着

听众说话时的样子。”⑧这里无疑明确了话本的本质属性为“话”。稍后他又指出：“‘话本’为中国短

篇小说的重要体裁的一种，其与笔记体及‘传奇’体的短篇故事的区别在于：它是用国语或白话写成的，

而笔记体及传奇体的短篇则俱系出之以文言。”⑨郑氏从语体区分了话本与笔记和传奇之别。由此，从

20 世纪初宋代小说的发现到 20 年代开始鲁迅、胡适、郑振铎等的阐释，“话本”一词最终成了小说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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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尔田：《史传文研究法》，《学衡》第 39 期。

②刘永济：《说部流别》，《学衡》第 40 期。

③王国维：《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见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 56 页。

④王氏曰：“六朝时，干宝、任昉、刘义庆诸人，咸有著述；至唐而大盛。今《太平广记》所载，实集其成。然但为著述上之事，与宋之小

说无与焉。宋之小说，则不以著述为事，而以讲演为事。”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年，第 34 页。

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有如下概括：“是知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小说之体，在说一故事而立知结局，今所存《五代史平

话》及《通俗小说》残本，盖即此二科话本之流，其体式正如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北新书局，1927 年，第 117 页。

⑥曹聚仁：《平民文学概论》，上海：上海梁溪图书馆，1926 年，下篇第 13−16 页。曹氏此书继承了鲁迅的四体划分模式，在突出宋人平话

体的同时，也将唐人传奇立为一体。

⑦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568−582 页。

⑧郑振铎：《宋人话本》，《中学生》1931 年第 11 期。

⑨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小说月报》1910 年，第 22 卷第 7、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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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指称以小说家话本为主体的宋代话本小说及其拟作。

从 30 年代开始，大部分小说史和文学史著作都以传奇体和话本体为单独的小说之一体，加之原本存

在的笔记与章回二体，“四分”的小说文体模式正式确立。1934 年胡怀琛《中国小说概论》以“古代所谓

小说”“唐人的传奇”“宋人的平话”和“清人传奇平话以外的创作”分章节。1935 年谭正璧《中国小说

发达史》除第一章为“古代神话”外，其余章节分别为：“汉代神仙故事”“六朝鬼神志怪书”“唐代传

奇”“宋元话本”“明清通俗小说”。1938 年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说》述及小说时将六朝小说称为笔记

小说或札记小说，将唐代小说称为传奇或别传小说，此两者为文言小说，而白话亦分为两系，一为小说家

话本，一为讲史家平话及后来之演义，这亦是较为明显的四体之分。1939 年郭箴一《中国小说史》同样也

是四体之划分。1938 年到 1943 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①上下卷完成，此书在以时代为中心的文

学史体系构建中纳入了小说，而小说的四体之分也显得较为明显，在全书 30 章中，魏晋南北朝与唐代小说

部分被安排在专章之下的一节，宋代及之后则设专章予以论述，这一写作模式对后来文学史家影响深远。

另一部影响较广的林庚《中国文学史》，其“黑夜时代”部分很明显也是以四体描述小说的发展过程②。可

以说，从 30 年代开始，小说文体“四分”的观点已经趋于稳定。而明确将古代小说文体归纳为笔记体、传

奇体、话本体、章回体四种小说文体类型的或许是施蛰存发表于 1937 年《小说中的对话》一文，其曰：

 “我国古来的所谓小说，最早的大都是以随笔的形式叙说一个尖新故事，其后是唐人所作篇幅较长的传奇

文，再后的宋人话本，再后才是宏篇巨帙的章回小说。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小说的故事是由简单而变为

繁复，或由一个而变为层出不穷的多个；小说的文体也由素朴的叙述而变为绚艳的描写。”③这种划分小

说文体的观念遂为后人普遍接受并沿用至今。④

综上所述，古今小说文体观念的发展过程，非常明显地经历了从一元到二分再到四分的过程。在晚清

以前，小说文体观念基本以笔记体小说为主流，笔记小说传统经过历代目录学家的确认，其地位不断稳

固。19 世纪以来，章回体小说的地位不断上升，并在 20 世纪初形成了章回、笔记二分天下的局面，这一

局面形成的背后是文学观念的转变，梁启超“小说界革命”提升了小说的地位，使得西方的“虚构之叙事

散文”的小说观念很快被接受，古今小说文体观念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二分势在必行。传奇成为小说文

体明显是观念主导下的产物，传奇体的独立与小说文体观念的“西化”有着直接关系，20 世纪 20 年代小

说是“美文学”的观念、小说是“虚构的叙事散文”的观念已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张静庐说：“我认定

这小说，是美文−可以陶情悦心。”⑤范烟桥亦云：“稚自西方文明浸淫中土，文学之潮流既壮，小说

之地位亦随之而高。于是小说非复旧时之面目，别有一种界说。则谓：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

种也。”⑥故而当鲁迅提出唐人传奇“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之

后，这一观点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话本体的确立稍晚于传奇体，随着小说史和文学史的建构，“一代有一

代之文学”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一文体的独立是必然的。20 世纪初叶，宋代小说文献的发掘无疑是一次重

要的契机，使得“话本”作为宋代白话短篇小说文体的代名词得以通用。

 （责任编辑：张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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